第一課   序論
1、 前言

西元前五世紀，釋迦牟尼無師自悟，成等正覺，是為釋迦牟尼佛。
佛覺悟了宇宙的真理，掘發了宇宙的真相，被稱為一切智者。這樣的覺悟，能夠徹底改造缺陷重重的人生，解決人生一切痛苦，獲得永恆的安樂。
眾生與自己的痛苦，是佛所親見與親歷。為追尋解脫痛苦的大道，佛於是出家、修行，直俟自所有痛苦的繫縛中得大解脫，佛一秉初衷，不忘尚在痛苦中沉淪的眾生，自然要將解脫的道理向眾生開發顯示，令眾生同登解脫之境，佛法也就因茲流佈於世間。
為度眾生解脫痛苦，就要讓眾生瞭解脫離痛苦道理，實行脫離痛苦的方法。所以，佛陀對眾生開示說法，不是學問家在發表高論，僅供少數學者玩味，也不是以神秘力量為號召，使群眾對其個人做神明式的崇拜以祈得解救。佛的說法，是應用眾生普遍都能理解與接受的方式，闡述眾生普遍都能實踐的解脫之道。也就是說，佛陀總是在設法讓眾生明白，眾生自己確有能力實現解脫，並應如何努力達到解脫之境，獲得與佛同樣的自在安樂。
佛從不空談玄妙深奧的哲理，遭逢玄談成癖之詰問，一概默擯以對；佛也不聲稱握有宰制眾生的權柄，更不狂言信我者生，不信者死。如是開展的宗教，毋寧是篤實、穩健、理智的宗教，是結合理論與實踐、理智與信仰的宗教。

本輯所將闡述的「四諦」，是佛初轉法輪，於鹿野苑教化五比丘的教說，亦即佛法流佈世間的開始，究其內容與論述方式，「四諦」可說不僅體現了佛洞徹宇宙實相的智慧與救度眾生的慈悲，也充分顯示出佛教信解並重、知行合一的特色。

2、 本論

一、「四諦」之意義

諦，是不虛妄、不顛倒，確確實實的意思，以現代的語彙表示，即所謂真理(註一)。四諦，即有關有情眾生生命的四項真理：一、有情眾生的生命本質是苦，此為苦諦；二、苦的原因，在於生命的因緣集合而起的現象，此為集諦；三、因此，生命的理想，在於解脫痛苦，即讓因緣集合的生命不再集起而歸於寂滅，獲得永恆的安樂，此為滅諦；四、要讓生命歸於寂滅，一如生命之集起，依因待緣，亦有一定的程序與方法；以寂滅為人生理想，以實行趨向寂滅的程序與方法而經營生活，是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所在。而此一程序及方法，如同旅程必經的道路，所以稱之為道諦。

四諦，即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以下再略述四諦意義之梗概：

(1) 苦諦—有情眾生的生命本質

首先，佛陀直截了當指出生命是苦的事實。生命若非苦，也就不必擺脫苦的壓迫，佛教之所以流佈世間，即在教人如何離苦，只此苦諦，便確立了佛教存世的意義。解脫痛苦的壓迫，第一步，便須承認生命的確是苦，唯有喚醒苦的自覺，才有努力於解脫的可能。

佛法所說的苦，通常以八苦來分別敘述，有關自我身心的，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有關自他關係的，如「求不得苦」，這是想要卻要不到，「怨憎會苦」，這是討厭為方卻無法迴避，「愛別離苦」，這是喜愛對方卻必須分離；總結以上七苦，最後歸納說為「五蘊熾盛苦」。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簡單的說，指的是有情眾生身體、精神及此二者之活動，有情眾生就是五蘊集合的生命。「五蘊熾盛苦」，意即只要生而為具有精神活動的生命—有情眾生，發為身心之活動，就是苦。怎麼說呢？因為生命是變化不斷而無常的，一時擁有卻必定失去，一時青春卻必定衰老，一時存活卻必定死亡，對於這些變化，眾生自己無能為力加以操控，真正是不由自主復又無可奈何，所以佛法說，生命的本質是苦。

(2) 集諦—有情眾生的生命現象

集是招聚的意思，生命都是依因待緣而招聚集起成一個個的個體。前面說生命無常，所以是苦。生命怎麼會是無常的呢？那是因為生命不是永恆不變的個體，而是各種因緣、條件匯聚而成的存在狀態，當一段時期因緣會合的勢用耗盡，一期的生命就結束，而展開另一期生命。這樣的情況，眾生難以忍受，殊不知這都是自作自受。生命之所以會集起，那是因為眾生自己所造業力感得的果報。為什麼會造業？因為有煩惱。
煩惱，最根本的，就是「無明」。無明，大意即不明白一切為因緣和合、虛妄不實此一真相。一旦無明，面對一切，以為是實實在在的，就不免覺得是可資佔有的、可資操控的，於是就想辦法佔有、操控，對自我的身心是如此，對自我以外的一切也是如此，此則稱之為「愛」。持這樣的意念而有所作為，即是業，業在未來必將感得受生之果。眾生無始以來，就是這樣造業、感果，一期業力盡後，另一期業力又開始作用，不斷造業，不斷循環，生死死生，輪迴不已。

(3) 滅諦—有情眾生的生命理想
我們知道，生之為苦，煩惱為苦因，讓生命不斷集起之現象歸於寂滅，就是離苦得樂，滅，即含滅除、寂滅二義。有情眾生的生命理想，即在於達到寂滅之境地。佛陀標舉此一生命理想，明確指出我們努力的目標，讓眾生不再行屍走肉，茫茫無據，確實感到未來充滿了光明與希望。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眾生既然無始以來累積了無量無邊業力，必將感得果報，怎麼可能一斷了煩惱，就不再受生，歸於寂滅了呢？原來，業要發而為報，這個得到報應的個體，本身必須具備引發的條件，這是說眾生必須有煩惱，才能引發由煩惱所生的業成為果報。這如同生米煮成熟飯，米是有的，但不加水，不加柴火，那麼生米還是生米，不能變成熟飯。滅除煩惱而歸於寂滅，正是此理。

(四)道諦—有情眾生的生命意義

   道，是道路，為達到目的地所必依循及經歷的途徑。要達到寂滅之境，當然
   也有必經之路，那就是一定的修行方法。佛陀指出生命是苦，不是要眾生在
   苦中唉聲嘆氣、覓死尋活，否則生命豈非毫無意義、一點價值也沒有了？生命是苦，要努力克服這項大難關才是，在生命之苦中堅忍不拔、奮鬥不懈，就是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所在。因此，佛陀開示以眾生道諦，免除了眾生雖知目標卻不知所措的窘境，既知道方法，便當身體力行。

佛陀開示的修行方法甚多，但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滅除煩惱。滅除煩惱，要靠智慧。智慧要如何開發呢？大致的步驟，首先要建立對於宇宙、人生的正確觀念，而後再將這些觀念落實在日常生活上，如是在修習禪定，令精神集中，衝破煩惱的纏縛，使得一向聽從煩惱指揮的心念轉而與真理相隨，智慧於茲開顯。此後不論起心動念、舉手投足，莫不與真理相應，在不受煩惱羈絆了。這套程序，及佛法修習的通途—戒、定、慧三學。

經歷了一番真參實修而成就智慧的聖者，對於苦如何是苦、集如何是集、滅如何是滅、道如何是道這四項真理，此之凡夫，才算真正明明白白、了無疑惑，這所以四諦又稱作「四聖諦」，即是此理(註二)。

綜合而言，四諦當中，苦諦、集諦是說明苦及何以是苦，滅諦、道諦是說明離苦及如何離苦，前者是世間因果，後者是出世間因果。對於這兩項因果法則之闡釋，無疑就是佛教立論的根本。四諦的論述所以異常重要，正因為它層次分明、按部就班地統合了佛法一切教說(註三)，一直廣受佛教界青睞。

二、四諦講說之特色

佛陀證悟的內容，其中心即「緣起」。宇宙一切現象的生起，必有其生起之條件及因素，一切現象的消逝，也必有其消逝的因素及條件，依種種條件及因素成立一切，也就是依因待緣而成立一切，是謂緣起。吾人若是論究宇宙的本質、究竟的真理，就是緣起。四諦，就是依緣起而成立的論述，也是解說緣起的一種方式。那麼我們要問，佛陀為什麼要這樣開示真理呢？四諦之論述，有其特色所在，一經分析，吾人當不難理解佛陀成立四諦講說的要旨為何。四諦講說的特色，可概括為以下兩點：

(一)理論與實踐合一的人生論

佛陀為超越世間而得解脫覺者，這樣的境界，不是這一切依因待緣的、相對相恃的世間所可安立，亦非世間任何概念、思想、語言、文字所可表示，眾生無始以來，生死輪迴，也從未得嚐解脫的法味，這樣一來，佛陀如何引導眾生邁向解脫呢？於是乎，佛陀不以微妙不可思議的證悟境界作為弘法宣教的重點，因為如此弘法，非但怎麼說都說不清楚，反而還會引人想入非非，將修行浪費在不著邊際、毫無必要的聯想(註四)。佛陀必是以眾生程度為考量，從眾生當前身心經驗的事實說起，以便讓眾生能懂能行。

另外一方面，面對緣起的真理，若僅是以世俗的邏輯推論來求其認知與理解，卻不形諸於相應的言行，這只是哲理研究，於圓滿生命的意義、提升生命的品質，毫無關涉，對眾生自己也可說毫無助益。事實上，佛陀之證覺緣起，是以解決人生問題為出發點，當然還是以解決人生問題為歸依。回到現實的人生，如何而能由緣起的觀察探索中，掘發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並予徹底根除，離苦得樂，這才是佛陀說法的重點。

然而，在探索因緣—什麼因必定造就什麼果，什麼果必定由於什麼因的同時，不可避免的還是需要理論的說明。缺乏理性的思維與抉擇，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仰信，常被抹上一層神秘迷信的色彩，佛教絕非如此。緣起是地不分南北而普遍的、時無異古今而一致的原理，自是可以在現實環境裏加以檢驗與論證，不必求諸神秘經驗。因此，佛法解脫的步驟，是由審思析辨現實世間的生滅現象與因果關係為始，而後才依此契入一切本來寂滅的實項。

所以我們分析四諦講說的形式及次序，便知其乃先講理—苦與集，再求實踐以達到預期目標—滅與道，這是以人人容易接受與理解的方式來闡述佛法，完全呼應佛法普遍平等的原則。佛法如此特重智慧的啟發理性的運用，絕不是一般偏重信仰略於理智之宗教可以相比擬。

其次，佛陀不是形上學的研究者，實有其深切的現實感，從不與現實人生脫節，故不流於玄虛的清談。四諦講說的內容，乃是指出生命的本質、解說生命現象、標舉生命的目標與呈現生命的價值，開展了一條人生的康莊大道，這絕不是多數哲學家空中樓閣式的理論建構所能相提並論。

(二)正向解脫的出世論

佛陀說緣起，確信宇宙的現象與現象之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對於正確因果關係的認知與堅信，就是佛法信仰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才能知道如何種解脫因、得解脫果。什麼是正確的因果關係呢?這裡且先略作理論的鋪陳(註五)：

1、 有善有惡

佛法不像世間自然科學一般，專門討論物質現象的因果關係，或以物質為著眼點，看待宇宙的是事事物物；佛法認為，在物質的現象之外，還有不受物質決定的活動存在，此即精神活動。比如人看見綠色，這是人類的物質組織—視神經等對外在環境所起的認識作用，同樣的物質器官，面對同樣的事物，人類有共同的認識，這樣可以說屬於

物質引生的現象。然而，看見綠色，有的人覺得愉悅，有的人覺得討厭，大家的情緒反應不同，並不因具相同的物質組織而一致；況且，每個人因看見綠色所引發的聯想、思考、決定乃至付諸言語及身體的行動，也都不完全一樣。於是我們知道，人在物質活動之外，的確有不經物質決定的精神活動。

人可以思考，其結論千差萬別，人可以下決定，決定也不妨各自相異。因此，人有自由取捨的能力，會思考、決定，應該這樣或那樣。在這精神層次的活動中，思考、決定這樣或那樣的差異，特別與自他關係、社會關係有關者，人還會給予好壞、是非、對錯、善惡等判斷。

      人認為是好的、對的、善的思想、決定或作為，事實上會對人造成一股壓
      迫的感受。人在思考或下決定時，會有一股壓力，使人趨向好的、對的、
      善的這一面，若是抵抗這股壓力而朝向壞的、錯的、惡的一面思考決定及
      行動，人便會感到莫名的不適意，這種精神上的感受有時竟比肉體的感受
      還要強烈。人類的這種傾向，稱之為良知、懺悔心與道德意識。然而，由
      之前集諦的說明中，我們知道，眾生不知、不覺或沒有體驗到，世間的一
      切都是緣起而不實在的；面對自己的身心、身心外的境界，反而根深蒂固
      的以為皆是實在的，是可以被佔有及操控的，於是引起愛戀染著的意念，
      不斷想要具一切為己有，已有之一切則不令有失。眾生的這種心理，稱之
      為欲。眾生有欲，人類有欲，為了滿足一己之私欲，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滿足慾望，這是眾生所共，沒有什麼差別。但是，欲望應該滿足與否，人的 

      思考及決定，卻有差別。如因滿足私欲而須剝奪其他眾生之所有，有的人
      因此而決定懸崖勒馬，有的人卻不為所動。前者為保障其他眾生而克制自
      己私欲的思想與行動，是人類稱之為善的、好的、對的。後者為滿足自己
      私欲而不惜傷害其他眾生的思想及行為，是人類稱之為惡的、壞的、錯的。
      善的，為人類所肯定與鼓勵；惡的，為人類所否定與唾棄。事實上，
      一般人都活在善、惡的交戰中，前述之道德意識固然強烈，而欲的力量更

      不容小覷。總之，人類的意念作為，是有善、惡之別的。

2、 有業有報

      上文言及佛法並不專門討論物質現象的因果關係，原因在於，人類的問題

      不能完全經由物質而獲得解決。這又是怎麼說呢？

      原來，宇宙萬象的運作，的確是透過物質而顯發，但其之所以如此顯發

      ，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偶然現象。緣起法說一切現象依因待緣，物質現象並
      不單純是物質現象，其中實包涵了精神活動此一因素，而且還是為精神活
      動所主導。如上文所舉的人見綠色這一例，這樣的認識作用，依自然科學
      的解釋，純粹是外界的物質與自身的物質器官組織相應的作用，而沒有所
      謂精神活動置喙的餘地。可是在某些思考、感受等精神活動異於常人的人
      來說，他們的認識竟也不同於常人了。如精神病患、植物人等，一般人見
      綠為綠，他們可就不一定是如此。

      唯物論者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莫不是物質為本的，精神活動是因物質而

      作用顯發的；唯心論者則說一切為精神而已，物質之有無，完全是我們心

      理主觀的認定，其實物質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般客觀的存在。佛法是緣

      起論，認為一切的一切皆是相對的、相依的，絕非完全獨立的存在，如
      精神活動，脫離了物質，其即無作用的對象，亦無作用之憑藉，便不

      能成立；物質之存在，若無精神予以認識，何來存在之有，如物質的顏色、

      形狀等，必定是被認識，才能成立顏色、形狀，否則根本沒有所謂的顏色、

      形狀這麼一回事。這整個宇宙，乃是精神，物質和合運作的宇宙，只不過精

      神—意志，能以主動的態勢主導一切。這裏且舉一例：某人因吸菸而罹

      患肺癌，表面上看，是菸中所含的尼古丁被吸入人體而促成肺癌的發生，
      完全是物質現象因果；可是人所以吸菸，實出自人的思考及決定。所

      以，尼古丁引發肺癌此一物質現象，原來還是精神活動所主導。宇宙萬

      象，是因為有情眾生想要它如此，此致於它便如此了。由小處說，有情眾

      生有一根本的「我執」，執著自我的實在，所以皆生為一個個各別的個體；

      由大處說，有情眾生依止的世間，則是有情眾生大家的意志使其所然。這

      個觀點，就是佛法業報說的核心。

      現在回到人生的問題上。人的意志及行為，有善惡之別，這樣的活動會造

      就什麼樣不同的現象呢？善，能免除他人及眾生的痛苦，惡，能將痛苦加

      他人及眾生。免除眾生痛苦，能夠引發眾生不與己爭、不加害於己的意念

      行為，甚至是回饋善行於己的意念與行為；加諸眾生以痛苦，讓眾生強烈

      的私欲落空，勢必將引發眾生的排斥抵抗乃至加害於己，俾令私欲滿足，
      這是報復惡行於己的意念行為。所以，眾生的行善作惡，必有其他眾生反

      應善惡的意念或作為，在精神活動主導一切現象的原則來說，也就必有相
      對應的報應發生在自己身上。這樣的因果關係，是肯定如此、必然如

      此的定理，佛法稱之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3、 有前世有來世
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來解釋人生現象，有時似乎不盡合理。有人壞事作絕，卻多福長壽，樂善好施，卻換不來好下場。這些事實，讓人不得不懷疑善惡因果的必然性。特別是生而智愚、美醜、貧富等苦樂不同的差異，又作何解釋？其實，我們為什麼會出生、會生為一個人而不是貓、狗，這本身已是一個大問題了。
前面說一切現象都是精神活動為主導的，也就是事出必有因的，絕非偶然如此、無中生有的。眾生之出生或生而為人此一現象，也不能例外，必定是有什麼因素促成其之所以出生或生為一個人，而且還智愚美醜，各不相同。至此，我們可以說，眾生之出生以及這些天生苦樂的差異，必是導因於此生之前意念行為的報應。這就是過去有因，現在有果，現在之因，復成未來之果，一切現象之因果，必定是落於時間上過去、現在、未來的關係。此生之過去，是為前世，此生之未來，是為後世，生命不會平白生起，也不會無故消逝，前世善惡不同的意念行為，至現世反報自身，造成每個眾生各自不同的境遇，現世的意念作為，不僅決定來世如何，自然也可對現世未到的將來帶來影響，改變現世的報應。
總之，生命是一股生生不息之流，我們行善作惡，一定會受報應。如果我們以物質現象衡量生命，認為無善無惡，無前世無後世，這不僅無法解釋許多人生現象，尚且令自己永遠在痛苦的生命中載浮載沈，不知出路何在。
4、 有努力有收穫

因此，我們要探討既存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若僅僅將眼光放在物質或精神之上，並不能得到最為究竟的答案，既得不到最為究竟的答案，能夠解決的問題就有限。就如治病不知病根，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顧此失彼，世間學術的缺陷，即在於此。

當我們依緣起而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此一因果的必然性，則可得知，這項法則，不因人、事、時、地、物等時空環境的不同而有變更；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有心種善因，必得善果，種解脫因，必得解脫。學佛的第一步，便在於培養對此因果關係的認知與堅信。

佛法不是唯物，所以不說無前世無後世，無因無果；佛法不是唯心，所以主張凡事不是想一想就行，必須付諸行動；佛法也不是唯神，所以不將一切導因於神意，而是說人類自己對善惡有所取捨，苦樂也就是自己所作、自己所受；佛法更不唯命，所以不說一切命中註定，毫無辦法，而說人可以努力創造光明燦爛的未來。

5、 四諦意在終極目標—解脫

佛陀接引初學者，一開始總是開示以上述這些正確的因果觀念，助其掃除心中的種種謬見。正因為意念行為有善有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命有前世有來世，一切又都是自作自受，所以佛陀要求初學者從最基本的布施、持戒、禪定等善行著手，做為修行的初階，如果連基本的行善信念都無法建立，更遑論其他。以五乘佛法來說，這就是人乘、天乘。

然而，四諦的論述，卻不把目標定在求得現生的利樂、來世的福報而已，它是在基本的因果信念上，直探生命痛苦的本源—苦雨集(世間因果)，而求超越生命，超越相對的、相依的世間，超越時空的限制，超越善惡，令無限生死流轉永恆止息—滅與道(出世間因果)。此不同於佛法間的人乘、天乘，尚停留在生死流轉的層次，更高於世間所有學術、宗教有限的見地。在「雜阿含經」卷十五中，就將佛陀比喻為大醫王，因為佛正是以四諦這帖良藥救度一切眾生，真正是善診病苦之症、徹知病苦之因、拔除病苦之根，不令復發。四諦之有如此妙用，是故無論在大乘、小乘，只要說到出世法，大致都離不開四諦的論述內容及形式，即探生命之苦因而滅生命之苦因。
3、 結論

由上論述可知，佛陀宣說四諦，不論在內容或形式上，在在都顯示了佛陀證悟的智慧與度世的慈悲，更顯示出佛教不共世間學術、宗教的特色，所謂信仰與理智兼備，理論與實踐合一，最重要的是，其應用俗世能夠接受、實行的方法來達到出世的解脫，實在是方法確實可行，目標明確可期。

四諦不僅把世間的痛苦鞭辟入裏、完整清晰地予以解說，並且復又探討苦的根源，但尋找出痛苦的根源並不是要因此消極厭世，而是要設法消除引致痛苦的原因。如此身體力行，知苦滅苦，減滅一分痛苦，就增進一分幸福，消除了一分黑暗，便增加了一分光明，最終證入涅槃境界，獲得永恆的安樂。
附註

【註一】 《雜阿含經》卷十六：「世尊說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為世尊說四聖諦。」

【註二】 《中阿含經》卷七〈分別聖諦經〉：「過去時是苦滅道聖諦，未來現在時，是苦滅道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聖所等正覺，是故說苦滅道聖諦。」

【註三】 《中阿含經》卷七〈象跡喻經〉：「若有無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所攝，來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攝受一切眾善法故。」

【註四】 佛典記載佛世時印度宗教界流行討論的形式上學問題，佛陀認為，以眾生有限的認知來說，這些問題是無法加以解釋說明的，佛典將之歸納為「十四無記」。十四無記即十四項無可記說的問題，對此佛陀向來是一概不予置答。十四無記中包括了如來入涅槃是有還是無，還是亦有亦無或非有非無等四個問題。如《中阿含經》卷六十〈箭喻經〉所載，佛陀曾對鬘童子說，如果一定要解決這些纏繞不休的戲論之後才肯修行，只怕真是虛擲光陰，毫無益處。
【註五】  接下來舉出的有善有惡、有業有報、有前世有來世、有努力有收穫等四點，為經中「正見」常談，乃佛教徒必具的基本信念，如《雜阿含經》卷廿八言：「何等為正見？謂說有施有說有齋，有善行有惡行，有善惡行果報，有此世有他世，有父母有眾生生，有阿羅漢。」
